
情风文人

那时，在后方庙下卫生院的领导、医生、护士，经常

去工地慰问民工，都对我的工作赞赏有加。几个院长都

承诺工程完工结束后，就招我去卫生院上班。我也确确

实实把心放在全营的医护工作上了。几十里的渠线，我

陪着两个医生徒步背着药箱，每周三次巡查。半夜有病

人，随时起床接诊取药。有一次半夜，于庄村新砌了一个

砖拱的大屋窖，准备收藏马上要收获的红薯，夜里加班

清理屋窖的杂物时，屋顶坍塌，把20多个正在干活的男
女社员砸埋在里面了。我们接到救助通知，营部人员赶

到后立即参加挖找伤员。我和程、席两位大夫进行外科

处置，包扎伤口，打止痛消炎针，一直忙到第二天天亮。

因为我们是灌区工程，产生的医药费最终在工程总

费用中支出。所以不能面对社会老百姓。可是两个大夫

医术高超，不少村里人都来这里看病。根据规定，只能给

他们看病，不能给他们用药。外科红伤可以临时处置不

收钱。面对老实巴交的农村人，实在不忍心叫他们拖着

病体去跑路买药，两个医生要我考虑：让病人也按药品

进价付钱，且必须报营部批准此办法。这样势必增加我

的工作量，究竟怎么办让我自己决定。其实如果这样决

定，同样两个大夫也增加工作量的。那时候，我们想到的

是毛主席的教导，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就向营部

办公室汇报，他们支持我们的想法，要我直接向教导员、

营长汇报。两位领导答复：咱们是为工程建设服务的，还

是不要公开说开门看病，给你们增加工作量。对于确实

困难的社员来看病，只收药品进价费，且要列专门账户，

不要和民工看病混搅。此事牵涉到经济问题，要弄的有

规有矩，明明白白。

可想而知，想做一件好事也是多么不容易啊！尽

管我们不宣传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多老乡知道了。我

们卫生室三个人自然得到了沿线群众的欢迎。因为我

一个人住在卫生室里，两个医生住在别处，很多小病

小医都由我自己处理了，特别是晚上和吃饭的时候。

为了学习打针技术，我用一个茄子练习席大夫的板针

技术。有一次程大夫给一个小孩看完病，需要打止烧

针，程大夫把药吸到针管之后，突然转身把针管递给

了我，并用眼色鼓励我。我鼓足勇气，正要用甩针方法

进行，他又微微摇一下头，示意不要那么用劲，我赶紧

调整力度，谁知道小孩子屁股肉嫩，还是没有感觉就

扎到了深度。又一次给一个老汉打屁股肌肉针，正常

进针时遇到很大的阻力。程大夫告诉我，老人的肌肉

致密，且神经敏感会突然变得像铁一样硬，这就需要

用席大夫教你的板（甩）针法了。

由于东二干渠百里长线工程浩大，意外事故时有

发生，在东段尚庄黑家沟处做涵洞拆土模时发生坠塌

事故。当时由于卫生院李长河和刘长欣两位大夫轮换

走了程、席两人，我跟着李、刘两位大夫去紧急处理事

故，待从土里先后挖出来两个被埋民工后，已无生命体

征。当时正是暑天，人们把两个烈士尸体移至沟里土窑

洞暂时降温冷存。我们三个给烈士清洗干净身体，理发

洗脸。李大夫推剪，我双手抱起烈士的头颅转动，还生

怕扭疼了烈士。说实话，我自小就胆小，不敢听游鬼野

魂的故事，这种残酷的现实磨炼了我的胆量意志。那种

体谅平民的意识强烈的感染着我，因为我也是一个平

民百姓。

有一次我去庙下医药公司采购药物，因为采购的药

物比较多，就到我的姨家借了一辆架子车，装得满满的。

谁知那天上午下了半天大雨，从庙下下路到长张营部有

五里土路。我姨劝我路不好走，就不要去了，可我想着卫

生室晚上无人看门，一定得赶回去，硬是凭着年轻气盛，

不听劝告，拉上车子就走。到了下路口一看，路面坑坑洼

洼到处都是水窝，垫过沙石子的路面还勉强可以走一会

儿，没有垫过的，车轮一轧就成泥轱辘了，就用树枝刮车

轱辘上的泥。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道刮了多少次，直到半

夜十二点多才赶回卫生室。

第二天早上万、韩两个伯伯问我怎么回来的，因为

我去出差事先要向领导报告的。我把情况简单汇报后，

万伯伯说半夜三更路上无人，你不怕我们还怕呢。我说：

“只顾给车轱辘刮泥了，走走刮刮，浑身是汗，哪还顾得

上害怕啊！”韩伯伯严肃告诫我，以后不许你一个人出差

了，出了问题让我们怎么向你父母交代？怎么向公社人

民交代？领导对我的关心爱护使我终身难忘。

然而不愉快的事也有发生。当时陆浑灌区东二干渠

工程全县组建的是一个民兵团。下面各有关公社组织的

是民兵营，大队是民兵连，生产队就是民兵排了。

我们庙下营是比较大的营，承担的任务也比较

多，团长政委们经常到下面营里安排指导工作，自然

又有很多我父亲以前的同事来。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发生矛盾的常政委和程团长了，两个人都是老革

命，和他们产生的矛盾是因为他们在我这里看病用药

问题。他们应该在团部卫生队看病吃药的，在我们营

下看病吃药，还要把报销费用转到团部去报销。我也

不是怕麻烦，只是好药在县医药公司都是计划分发

的。我就婉转地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老革命了，身体

健康要紧，有病就养病，不要再这么拼命下来检查工

作了。如果必须下来，还是先去卫生队拿点药，免得到

我们这里占用俺少得可怜的指标。常政委说：“好小

子，你也知道我们为革命卖过命啊？变着法子批评老

子吃你的药啦？你这小团体主义还怪厉害的，小心明

天我把你调到团部卫生队去。看你还敢不让老子吃

药？”尽管常政委用笑话为我们两个的尴尬都开脱了，

他还是把这个事情给我们新来的教导员张华玉伯伯

讲了，还说这孩子怎么跟他爸爸一样老实固执。张华

玉伯伯私下找我谈话，他们都是有功劳的老干部，在

哪里吃药都是不掏钱的。知道你也忙，就不要再去团

部找来找去的报销记账了，直接在咱们营入账好了。

我说这不符合制度啊！张伯伯笑着说，听我的也是制

度啊！

不过，这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我这里取过药，因为

整个东二干渠工程已经进入扫尾阶段，他们也顾不上到

营里来了。

根据工程进展，省革委及时下发文件，要求尽快成

立灌区管理机构，落实组织，培训人员，使工程尽早发

挥效益，造福社会。通知要求管理处长应具备县革委副

主任的级别，各受益公社成立管理段，段长应为副社长

级别。配置35名管理员，要求是工程建设中间的先进模
范、贫下中农子弟、社会关系清白、年龄不超过三十五

岁、并且进行严格的体格检查。团指挥部负责组织落

实。

全临汝县十多个公社，数万名参战民工，奋战两年

（不包括灌区总干渠建设人员）只留取35名管理人员名
额，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

我们庙下营也分得了5个名额，大家的呼声很高。
开始我想工程结束后就去庙下卫生院学医去，这也是

各个领导早就默许了的事。可关心我的人很多，给我

分析情况：灌区留守招工是个绝好的机会，定性就是

以工代干，铁饭碗。卫生院里最多给你弄个赤脚医生，

永远离不开农村了。特别是老会计韩秋海（工程结束

后，他被安排到了温泉财政所了）这位温厚长者。他不

仅教我做会计的记账方法，建立了总账分类账流水

账，详细讲解收付式和增减式的记账方法。而且还是

我最为尊敬的老师父，他教我学习珠算，他的建议我

最能接受了。

于是，我及时向营部报名申请去应招大渠管理员。

张华玉教导员说：你这个事开会研究一定能通过的，只

是你得想好，到底是去看大渠还是去卫生院学医生，要

拿定主意。不过团部常政委他们想把你弄团部呢！这去

管理处也没有问题。

那时，团部抽专干对选调的人员进行三亲六故的社

会调查和政治审核、县医院专门组织按征兵的标准要求

体检全部合格，通过公开评定，我被正式通过录用。

我感谢我的父亲，他不断告诫我，对工作要永远保

持高度热情，行动要迅速，走步要快捷，拖拉是大敌。这

些话成了我职业人生的宝贵财富。

最终，我没有辜负班主任高万森老师的愿望，凭着

自己在灌区一贯努力工作取得的好评，于1 97 5年9月被
灌区临汝团指挥部推荐保送为武汉水电学院工农兵大

学生，毕业之后返回陆浑灌区工作，为祖国的水利工程

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陆浑灌区逸事———我的庙下营（下）
● 赵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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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楼村位于汝州市区东北部，距市区1 2公
里，北靠安沟大山，南俯纸坊平原，西有黄涧河，

河深岸陡。东寨外，沟壑纵横，有东沟、湾河等古

河道，深浅不一，不几里就可进山，可以说是进退

有路，军事上易守难攻。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趟将横行、盗贼猖獗。

同治元年修筑的寨墙经过精心的维护更是一道

安全屏障，寨墙三丈高，一丈宽，还挖了一丈深三

丈多宽的寨壕，设东西两座寨门，东西寨门上有

门楼，供护寨人员居住，同时寨内还有秘密地道

一条，可直通村外。寨墙上遍布的酸枣树更使趟

将们望而生畏，多次企图破寨都被村民打得落荒

而逃，邻村甚至外乡群众多到李楼村避难，时有

“铁寨”之称。

1 94 4年5月，汝州沦陷。日本侵略军侵占汝州
后，大肆烧杀奸淫、残害人民。李楼村民也多受其

害。于是，村民们奋起抵抗，村中的青壮年利用国

民党十三军溃逃时遗弃下来的枪支弹药，组建起

保村护寨的民兵武装。不久村北的焦村出现一支

地方武装，总人数800人左右，长短枪支7 00余条，

领头的叫焦道生。日军想要招安其部，使其成为

汉奸部队，而焦道生却软硬不吃，不愿为日本人

卖命。因为他人多势众，日本人为强化后方治安，多方谋划，必欲除之

而后快。

1 94 5年农历二月二，驻汝日军纠集邻县鬼子，分四路围剿焦村。
日军西从临汝县城，北从登封，东从禹县，南从郏县出发，来势汹

汹，准备把焦村夷为平地。当天早上日本从县城出发，途经龙泉寺、

侯湾。侯湾人侯四得知消息后，立即跑到李楼把情况报告给民兵队

长刘龙。刘龙立即召集刘松善、靳松、刘玉章、刘天保、邢老常、张景

胜、刘三保、张大信、刘三才、刘守才、侯四、吴小章、贾天玉、侯黑

并、蛮子安等人，配白蜡灵轻机 1 挺、步枪 1 9支，埋伏在村外。看到日
寇在侯湾后地靳章善门前开会，就开枪射击。日寇从东沟直逼李

楼，民兵撤到寨上。随着刘龙一声令下，刘松善打得敌人乱作一团，

纷纷后退，“白蜡灵显威了”，民兵兴奋地喊道。接着手枪步枪一齐

开火，使敌人不能前进半步。靳松手执一砖，不时探出借以麻痹敌

人，民兵从另一寨垛开枪打死一个小鬼子。此次截击，共打死日军6
人，其尸体被群众拖到侯湾烧掉，至今还埋在段更记家红薯窖内。

日寇撂进村内炸弹 1 1 0余枚，寨门也被鬼子用4发平射炮弹打坏，机
枪手刘松善阵亡，闫和尚和刘朝长子被炸死，根会奶奶胳膊炸掉，

老羊头上炸个大窟窿。炸坏民房20多间。现张遂林北屋南墙留有笔
迹，记述当时此地曾落一枚炮弹，此次截击战，坚持到下午喂牛时，

游击队员从寨西北角跳寨逃跑。

在此战中，侯黑并的胳膊炸伤逃跑时，枪掉西庙前路上。焦六魁的

老婆脚被打坏，爬着拾起黑并的枪，后被日寇发现，把焦六魁捆在刘守

才院内石榴树上泼汽油烧死。

疯狂的日寇由于前天吃了败仗，怒气不消，第二天再次来村。首先

烧掉刘松善的棺材，接着寻找贵重物品，点烧房屋。刘寿山家的东西

屋、刘克家的西屋、刘顶家的楼房、靳老十家的西屋、刘祥家的过屋被

烧掉。在一片混乱中踩死了刘克的小叔子。

从前，有一个爱好读书却不求甚解的学究，经他念的文章

差字一连串，闹出很多笑话，人们就给他起一个外号叫“差字布

袋”。

有一年，河南大灾荒，经人介绍，差字布袋出外设私塾馆，

教六个学生，全年除管饭外，可得年束三十串文，不过学董明确

规定，教一个差字，扣钱五串。半路不支薪，年终算账一并付清。

空口无凭，立字为证。他家里的人，也都知道这个协议。

一个学生读《论语》，读到“由诲汝”一句时，他以“由海女”

教之，学董证实一个差字，便记在账本上。

及读到“季康子”的时候，他念成“李麻子”。又差了两个字，

应扣钱十串，也写在账上。

八月中秋节东家请先生饮酒赏月。兴许是酒肉吃多了，先

生第二天起床太晚，学生去问《孟子》上的“王曰叟”，他眼花缭

乱，没看清楚，竟误以“王四嫂”教之。学董死盯着他教差的字，

这次被证实又差两字，应扣十串。差字布袋有点怕了，再也不敢

教学生读生书，只温习读过的熟书，以应付时光。因为再教两个

差字，不仅拿不到薪水，还得倒过来给人家拿钱呢！赔本的生意

是他最顾虑的事情，万万可做不得。

勉强支应到腊月初八，要求散馆回家。当面算账，只剩下五

串钱了，东家把钱搁到桌子上，说：“今年束脩，就此两清。来年

的事，就请先生另谋高就吧。”

先生听了此话，觉得好没面子。只好把钱卷在被子里，道了

声别，蹒跚而去。

妻子在家，早把过年的花销品算好了，三十串钱，实在不够

开支，等丈夫回来，再作安排吧！正想着呢，丈夫进门了，妻子慌

忙接住行李，让他坐下，打开行李一看，只有五串钱，不由号啕

大哭。“老天爷呀！全指望你的三十串钱过年下，今天却只拿回

五串，叫我咋过哩！那二十五串弄哪去啦，快给我说清楚。”

先生急得头上冒汗，安慰她说：“妮她娘不要哭，听我给你

算清楚。我一不吃酒，二不赌博，一文钱也未枉花过。‘由海女’

身上董（意为：花费）五串；‘王四嫂’身上董十串；‘李麻子’身上

董十串。共扣去二十五串，可不就剩下五串钱了。”

妻子一听。哭闹得更厉害，嚷着说：“家中急得叮当响，你还

在外面乱风流。‘由海女’是个闺阁女，董五串不算多；‘王四嫂’

是个小寡妇就董十串也可以；‘李麻子’是个男子汉，你董十串

钱干什么？”

哭闹声惊动了四邻，都来劝架调解，一听原来是因为这么

回事儿生气，都掩口含笑离开了，谁也不再劝他们，剩下他两口

子，一个哭闹不止，一个气得吹

猪，一夜都没睡成觉，这个年当然

也没过好。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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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习书记平易近人，经常过来

看我们。”

他们还说：“习书记特别关心我们基

层的工作。”我在村里一个规模相当大的

造纸企业参观，那位厂长也认识习书记。

他说：“习书记把我们这些企业都跑遍了，

他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抓得非常到位。”

在村里挂职了一段时间，有河北来的

同志提议说：“咱们去市委看看习书记

吧！”

福建当地的同志说：“千万别去，习书

记太忙，他平时的工作安排得非常满，可

以说每天都争分夺秒啊。”

我们一听，也觉得不好打扰他，就作

罢了。我们在福建农村挂职的这3个月，确
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经验，挂职快结束的

时候，我有些要紧事，大约提前 1 0天回了
河北。后来开的告别会我就没有参加，也

就没有跟习书记见面。

后来，从福建回来的一位同志跟我

说：“告别会上，习书记还打听你呢，问‘小

周为啥没来’。”

我说：“那你得帮我跟习书记解释

啊！”

他说：“放心吧，我给你说清楚了。”

我说：“习书记的记性真是好啊，这么

多人，还有福建的同志坐在一起，谁来谁

没来，他都很清楚。”

他说：“是啊。吃饭的时候，习书记一

个桌一个桌都转到了，问我们的学习情

况、考察情况。他这次组织咱们过去挂职，

可不是走走形式，习书记要确保我们都取

得真经，学到实实在在的东西。”

采访组：武贵生同志，您好！您是西兆

通的基层干部，当年曾受习近平同志邀请

和正定其他基层干部一起，到福建省福州

市农村挂职锻炼和学习。请您谈谈到福建

后的工作、学习过程，以及您的感受。

武贵生：1 993年，习书记任福建省委
常委、福州市委书记。虽然离开正定8年
了，但还一直记挂着正定。为了提高正定

县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也为了开阔大家

的眼界，他组织我们到福州挂职锻炼和学

习。县里当时派去的，主要是乡镇和村一

级的干部，由两位县领导带队。

我们一行人到了福州，见到了习书记。

在欢迎会上，他首先对我们的到来表示诚

挚欢迎，之后就直奔主题，给我们详细讲了

都要到什么地方挂职、做什么工作、怎么

做、学什么东西、怎么学等等。

习书记还嘱咐我们：要根据实际情

况，实事求是地干工作、学经验。把这里的

经验好好总结，回到正定以后充分运用到

实际工作当中，为家乡建设尽一份力。

3个月的挂职锻炼，确实给我们这些
“土干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福建干

部开放的态度、超前的意识，还有福建人

民的活跃、勤奋、智慧、敢打敢拼的精神，

都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具体的东西，比如开办乡镇企业的具体工

作方法，如何根据城市的需要来发展农村

经济，等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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